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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論
是
官
職
人
員
，
或
是
一
般
娛
樂
非

娛
樂
節
目
主
持
和
嘉
賓
，
近
日
電
視
上
講

話
，
大
家
似
乎
都
不
約
而
同
，
一
問
一
答

時
都
愛
手
揮
五
絃
增
強
氣
氛
和
語
氣
。

這
樣
看
來
，
電
視
畫
面
的
確
多
了
點
動

感
，
說
話
的
人
不
致
給
人
看
來
呆
板
吧
！

只
是
這
些
下
意
識
非
下
意
識
小
動
作
，
多
看

了
不
呆
板
有
時
漸
漸
也
感
到
有
點
呆
板
了
。
沒

甚
麼
，
就
是
稍
嫌
動
作
過
於
機
械
化
：
總
是
兩

掌
左
右
拉
開
拉
合
，
十
隻
手
指
上
上
下
下
擺

動
，
有
時
像
開
關
無
形
鐵
閘
，
有
時
像
形
容
西

瓜
有
那
麼
那
麼
大
，
有
時
像
魔
術
師
在
弄
戲

法
，
有
時
像
空
中
炒
麵
，
說
話
內
容
，
完
全
帶

不
出
來
，
甚
至
可
能
適
得
其
反
，
比
如
說
到

﹁
不
過
是
個
小
問
題
﹂
時
，
兩
掌
還
是
左
右
拉

開
，
就
變
了
﹁
大
﹂
問
題
，
那
種
感
覺
，
十
隻

手
指
便
像
個
小
啞
巴
，
很
有
滑
稽
感
。

也
許
因
為
近
日
好
奇
買
了
部
︽
手
語
圖
解
︾，

手
語
看
多
了
，
看
到
那
些
非
手
語
的
小
動
作
，

不
自
覺
代
入
到
手
語
裡
頭
，
才
有
以
上
感
覺
。

於
是
就
有
奇
想
，
為
了
豐
富
表
達
語
言
的
能

力
和
趣
味
，
大
家
何
不
學
點
手
語
，
一
來
可
與
語
障
朋
友

溝
通
，
二
來
碰
上
喉
部
不
適
時
，
雙
手
可
以
代
言
，
而
且

也
方
便
在
噪
音
困
擾
環
境
下
通
話
。
學
了
手
語
，
說
到

﹁
小
問
題
﹂
時
，
大
拇
指
點
一
下
尾
指
，
對
方
聽
不
清
楚
也

會
看
出
是
﹁
小
﹂
；
說
﹁
打
壓
﹂，
右
掌
碰
觸
左
手
豎
起
的

大
拇
指
；
說
﹁
指
導
﹂，
右
手
尾
指
輕
觸
左
手
豎
起
的
大
拇

指
兩
下
，
就
不
致
一
味
兩
掌
拉
開
擺
動
那
麼
單
調
枯
燥
。

如
果
小
朋
友
初
學
講
話
時
，
兼
教
他
學
好
手
語
，
不
止

事
半
功
倍
，
還
增
加
小
朋
友
學
習
興
趣
，
雖
然
手
語
可
能

不
同
國
家
不
同
地
域
並
不
一
樣
，
但
是
基
本
表
達
方
式
還

是
大
同
小
異
，
比
如
大
拇
指
和
尾
指
豎
成
Ｙ
字
放
近
耳

邊
，
這
姿
勢
就
是
從
未
學
過
手
語
的
人
，
一
看
就
知
道
是

﹁
打
電
話
﹂。
沒
耐
煩
學
好
全
部
手
語
，
學
曉
二
十
六
個
英

文
字
母
也
管
用
，
萬
一
登
山
遇
難
，
出
示
Ｓ
Ｏ
Ｓ
，
救
護

隊
聽
不
清
楚
，
望
遠
鏡
中
看
到
手
形
，
也
知
道
那
人
在
求

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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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馬
承
鈞

學點手語有好處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籌
備
了
多
個
月
的
新
劇
終
於
開
始
了
拍
攝
工

作
。
以
往
當
一
個
劇
集
來
到
這
個
階
段
，
即
使

劇
本
尚
未
全
部
完
成
，
亦
應
該
所
差
無
幾
，
編

劇
有
時
甚
至
已
經
要
如
火
如
荼
地
籌
備
另
一
套

新
劇
。
但
這
次
卻
有
點
不
同
，
在
籌
備
新
劇
之

餘
，
還
要
為
剛
開
始
拍
攝
的
劇
集
繼
續
忙
碌
。

這
個
劇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全
劇
採
用
實
景
拍
攝
，
有

時
因
為
找
不
到
適
合
的
拍
攝
場
地
，
於
是
只
好
修
改

劇
本
來
遷
就
劇
情
。
而
為
求
達
至
理
想
效
果
，
編
劇

很
多
時
還
會
跟
場
拍
攝
。
劇
中
大
膽
起
用
了
不
少
新

面
孔
的
演
員
，
他
們
演
出
經
驗
不
多
，
雖
然
事
前
已

向
各
演
員
講
解
分
析
過
他
們
的
角
色
，
而
公
司
亦
安

排
了
導
師
，
教
授
他
們
演
技
課
程
，
可
是
現
場
真
正

拍
攝
時
又
是
兩
回
事
。

正
式
拍
攝
跟
在
課
堂
練
習
很
不
同
。
演
員
面
對
鏡
頭
難
免
會

緊
張
，
而
且
跟
對
手
可
能
不
熟
稔
，
尤
其
當
要
拍
攝
親
熱
鏡
頭

時
，
許
多
時
男
演
員
比
女
演
員
更
加
拘
謹
。
女
演
員
當
看
到
劇

本
時
，
早
有
心
理
準
備
，
只
要
肯
豁
出
去
演
，
就
不
會
有
包

袱
。
但
男
演
員
就
不
同
，
因
為
未
知
道
對
手
的
反
應
，
又
擔
心

對
方
誤
會
自
己
乘
機
博
懵
，
於
是
整
個
人
像
打
了B

otox

般
僵

硬
。
編
劇
跟
場
的
好
處
，
就
是
可
以
逐
場
戲
為
演
員
進
行
分

析
，
如
發
現
他
們
的
演
繹
跟
劇
本
有
出
入
時
，
可
以
加
以
糾

正
。電

視
劇
的
拍
攝
方
法
不
如
舞
台
劇
的
排
演
，
並
不
是
所
有
演

員
把
整
場
戲
順
演
出
來
就
可
以
的
。
舉
例
來
說
，
一
場
戲
描
述

四
個
人
在
打
麻
雀
，
鏡
頭
除
了
要
見
到
四
個
人
齊
齊
坐
㠥
開
㟜

之
外
，
東
、
南
、
西
、
北
四
個
方
位
，
如
要
分
別
拍
攝
四
個
人

的
大
頭
反
應
，
就
需
要
四
個
不
同
鏡
位
，
四
組
鏡
位
的
光
源
都

不
同
，
每
換
一
次
鏡
位
都
需
要
重
新
打
燈
。
所
以
為
了
節
省
時

間
，
拍
攝
時
都
不
會
整
場
戲
順
序
演
出
，
而
是
會
一
次
過
把
同

一
鏡
位
的
戲
份
全
部
拍
妥
，
然
後
才
換
另
一
鏡
位
。

夏
天
雨
季
，
最
叫
劇
組
苦
惱
的
莫
過
於
打
風
下
雨
的
日
子
，

八
號
風
球
以
上
當
然
拍
不
成
，
但
一
般
下
雨
天
對
拍
攝
工
作
也

有
很
大
影
響
。
好
些
人
都
以
為
下
雨
季
節
把
劇
情
改
為
雨
景
不

是
就
可
以
了
嗎
？
外
行
人
不
知
道
下
雨
天
是
拍
不
成
雨
景
戲

的
，
雨
景
戲
份
是
需
要
預
先
安
排
水
車
泵
水
的
，
原
因
是
我
們

無
法
控
制
雨
量
，
時
大
時
細
，
時
而
下
雨
，
時
而
停
雨
，
拍
出

來
的
效
果
就
會
不
銜
接
。
有
時
甚
至
連
雨
雲
對
拍
攝
都
會
構
成

影
響
，
因
為
同
一
個
鏡
位
可
能
已
拍
了
數
個
小
時
，
天
色
也
由

晴
轉
陰
，
由
於
劇
情
都
不
是
順
序
拍
攝
的
，
於
是
有
可
能
出
現

甲
講
第
一
句
對
白
時
是
天
清
氣
朗
、
陽
光
普
照
，
但
當
乙
講
第

二
句
對
白
時
就
是
烏
雲
蓋
頂
。
這
情
況
的
解
決
方
法
就
是
等

待
，
等
待
雨
雲
散
去
才
繼
續
拍
攝
工
作
。

在
街
上
拍
攝
另
一
令
人
苦
惱
的
事
情
，
就
是
會
引
來
許
多
途

人
圍
觀
。
導
演
可
以
決
定
場
面
設
計
，
攝
影
師
可
以
控
制
鏡
頭

的
變
化
，
但
卻
無
人
可
以
控
制
圍
觀
者
的
反
應
。
途
人
如
果
不

合
作
，
不
理
會
拍
攝
，
硬
要
在
旁
邊
走
過
，
或
向
演
員
指
指
點

點
，
這
不
單
會
影
響
進
度
，
還
會
影
響
演
員
的
情
緒
。
而
且
拍

攝
都
是
採
取
現
場
收
音
的
，
所
以
即
使
飛
機
經
過
、
狗
吠
聲
、

電
話
聲
等
全
都
會
有
所
影
響
的
。

拍
劇
是
非
常
花
時
間
的
工
作
，
觀
眾
在
電
視
上
看
到
一
小
時

的
劇
集
，
工
作
人
員
平
均
要
花
上
五
天
有
多
的
拍
攝
時
間
。
所

以
，
下
次
如
果
在
街
上
碰
見
有
電
視
台
在
拍
戲
，
拜
託
請
多
多

合
作
，
並
不
妨
給
他
們
一
點
鼓
勵
。

開 鏡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農
曆
五
月
端
午
節
前
後
，
多
人

說
這
是
吃
㡇
的
季
節
，
而
近
年
人

已
經
忘
記
了
的
是
同
在
此
時
段
的

汕
尾
澄
海
等
海
濱
地
之
潮
汕
人

︵
又
稱
﹁
鶴
佬
人
﹂︶
則
多
視
此
時

段
為
吃
蟹
之
大
好
時
候
。
在
中
原
人
或

廣
東
廣
西
內
陸
區
的
人
習
慣
說
﹁
秋
深

蟹
肥
﹂，
秋
深
菊
花
盛
開
時
﹁
持
螯
賞

菊
﹂
正
合
詩
意
，
如
潮
汕
人
知
五
月
也

是
吃
蟹
之
季
者
則
不
多
，
須
知
南
粵
海

濱
區
早
已
熟
知
。
全
年
吃
蟹
有
三
個
肥

美
時
段
，
那
便
是
農
曆
正
、
五
、
九
三

個
月
份
。
因
此
，
內
陸
人
正
在
大
吃
五

月
㡇
之
時
，
潮
汕
人
卻
在
大
吃
肥
美
的

花
蟹
、
三
點
蟹
，
這
時
之
花
海
蟹
正
是

實
膏
卵
黃
都
特
別
豐
足
之
時
，
而
粵
人

最
喜
歡
吃
的
﹁
黃
油
蟹
﹂
全
年
中
也
在
農
曆
五
月

開
始
有
。

﹁
黃
油
蟹
﹂
是
病
態
蟹
，
乃
母
蟹
卵
膏
豐
足
要

爬
上
沙
灘
淺
灘
沙
石
處
產
卵
，
遇
上
太
陽
太
猛
爬

不
到
目
的
地
渾
身
膏
卵
都
曬
溶
了
反
肚
死
在
半

途
。
捕
蟹
者
順
手
撿
之
放
入
大
籮
成
批
賣
給
收
購

商
，
運
到
城
鄉
市
集
﹁
蟹
欄
﹂
出
售
，
蟹
商
每
籮

中
會
撿
㠥
三
、
五
隻
。
如
此
﹁
半
病
沒
死
溶
膏

蟹
﹂，
原
隻
奉
客
蒸
熟
之
渾
上
下
四
肢
爪
螯
充
滿
膏

油
香
腴
無
比
，
如
此
謂
之
黃
油
蟹
，
往
年
是
偶
爾

發
現
，
真
正
產
量
不
多
，
但
近
年
因
為
好
味
價

高
，
不
少
蟹
農
蟹
商
以
強
光
燈
照
曬
肥
美
母
蟹

﹁
迫
溶
﹂
牠
們
之
膏
油
卵
黃
，
所
以
近
年
有
些
蟹
商

酒
家
全
年
都
有
﹁
黃
油
蟹
﹂
供
應
了
。

由
農
曆
五
月
潮
汕
人
開
始
吃
肥
美
膏
蟹
，
說
到

﹁
黃
油
蟹
﹂
之
來
源
，
而
很
巧
的
是
五
、
六
月
間
適

時
是
珠
三
角
漁
區
之
﹁
禁
漁
期
﹂，
漁
民
不
能
大
量

捕
魚
，
但
蟹
農
卻
可
捕
蟹
，
因
此
端
午
節
前
後
筆

者
常
走
筲
箕
灣
及
西
貢
漁
碼
頭
搜
買
肥
大
花
蟹
，

可
大
快
朵
頤
，
也
正
是
﹁
日
啖
肥
蟹
一
二
隻
，
不

妨
冒
作
鶴
佬
人
﹂
也
。
甚
喜
者
是
近
端
午
這
些
日

子
蟹
販
檔
前
小
小
一
隻
的
﹁
花
蟹
仔
﹂
都
十
分
肉

飽
膏
肥
，
好
吃
過
糯
米
紅
豆
包
成
的
五
月
㡇
一
萬

倍
了
。

農
曆
五
月
一
過
，
六
月
之
後
，
海
蟹
產
卵
期
已

過
，
肥
蟹
變
回
瘦
蟹
，
又
要
再
等
農
曆
九
月
了
，

吃
八
月
十
五
月
餅
之
時
又
是
吃
蟹
季
節
，
傳
統
上

似
把
吃
得
人
飽
滯
的
東
西
都
堆
在
相
同
時
段
啦
。

病態黃油蟹
阿　杜

杜亦
有道

上
海
周
邊
以
古
鎮
多
馳
名
，
十
多
年
前
遊
上

海
，
古
鎮
遊
已
成
為
行
程
表
上
必
然
景
點
，
雖

然
還
不
至
於
有
戴
家
大
姐
的
紀
錄—

兩
星
期

內
瘋
狂
遊
逛
十
四
古
鎮
，
但
每
趟
上
海
遊
，
總

安
排
遊
覽
一
至
兩
個
古
鎮
。

六
月
底
到
上
海
，
在
戴
家
大
姐
的
推
介
下
，
去
了

一
趟
近
年
熱
爆
的
七
寶
古
鎮
。
七
寶
古
鎮
是
繼
周

莊
、
西
塘
、
朱
家
角
古
鎮
之
後
，
又
一
古
色
古
香
的

水
鄉
古
鎮
，
距
離
上
海
市
中
心
只
有
十
八
公
里
，
是

上
海
周
邊
最
近
的
古
鎮
，
而
且
可
以
搭
乘
去
年
才
開

通
的
十
一
線
地
鐵
直
達
，
交
通
上
比
周
莊
、
西
塘
、

朱
家
角
更
加
方
便
快
捷
。

七
寶
古
鎮
主
要
由
老
街
及
新
區
兩
部
分
組
成
，
全

鎮
的
面
積
有
二
十
一
點
三
平
方
公
里
，
到
七
寶
旅
遊

不
可
以
錯
過
的
景
點
有
張
充
仁
紀
念
堂
、
棉
織
坊
、

周
氏
微
雕
館
、
七
寶
酒
坊
、
七
寶
當
舖
及
蟋
蟀
草

堂
，
每
個
景
點
都
有
古
樸
的
文
化
底
蘊
及
江
南
水
鄉

風
情
，
還
有
很
多
特
色
小
吃
，
例
如
叫
化
雞
、
香
臭

豆
腐
、
青
龍
餃
及
七
寶
方
糕
等
，
當
中
不
可
不
試
的

是
七
寶
老
街
的
湯
圓
，
有
六
種
口
味
：
黑
洋
酥
、
棗

泥
、
豆
沙
、
花
生
、
鮮
肉
、
菜
肉
等
，
如
果
對
上
海

繁
華
熱
鬧
的
生
活
感
覺
太
累
，
到
七
寶
走
走
，
是
個
很
不
錯
的

選
擇
。

小
馮
知
道
我
愛
遊
古
鎮
，
特
別
介
紹
認
識
上
海
市
檔
案
館
館

長
吳
總
，
吳
總
對
古
鎮
文
化
有
深
厚
研
究
，
他
說
﹁
上
海
的
古

鎮
是
數
千
年
前
上
海
先
民
漁
耕
生
息
之
地
，
是
上
海
發
祥
之

源
，
人
文
之
根
。
熔
鑄
了
物
質
文
化
、
非
物
質
文
化
及
自
然
生

態
文
化
的
上
海
古
鎮
文
化
，
為
現
代
上
海
文
明
的
崛
起
奠
定
了

堅
實
的
基
礎
，
它
不
僅
是
研
究
上
海
本
土
地
域
文
化
的
重
要
史

料
資
源
，
也
是
記
錄
記
憶
上
海
城
市
足
跡
的
珍
貴
檔
案
資
源
，

是
上
海
這
座
城
市
發
展
脈
絡
的
見
證
，
是
認
識
和
了
解
上
海
的

載
體
。
古
鎮
記
憶
，
究
其
實
是
城
市
記
憶
的
先
導
，
是
城
市
記

憶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

我
們
這
些
旅
人
，
只
以
旅
遊
角
度
遊
古
鎮
，
可
能
未
及
理
解

吳
總
對
古
鎮
文
化
的
﹁
保
護
珍
貴
檔
案
資
源
的
視
角
﹂，
但
只
要

古
鎮
能
因
㠥
適
當
的
保
育
而
延
續
存
在
，
使
後
來
者
能
有
機
會

得
享
這
些
珍
貴
資
源
，
便
是
人
類
社
會
的
一
大
造
化
！

古鎮文化遊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中
國
文
字
有
時
真
的
蠻

有
趣
的
，
像
這
個
貝
字
，

雖
然
是
指
貝
殼
類
的
動
物

或
者
貝
殼
，
但
在
古
代
卻

是
一
種
錢
幣
。
而
到
了
現

代
，
貝
變
成
了
收
藏
品
，
並
且

加
了
一
個
今
字
在
上
面
，
就
成

了
貪
，
貪
的
多
數
都
是
錢
財
。

可
見
古
之
貝
和
今
之
貝
的
差
別

有
多
大
了
。

在
古
代
，
貝
除
了
是
錢
幣
之

外
，
還
是
一
種
樂
器
，
亦
即
我

們
常
說
的
﹁
吹
吹
吹
，
吹
法

螺
。
﹂
提
起
音
樂
，
和
貝
有
關
的
，
自
然
首

推
貝
多
芬
這
位
大
音
樂
家
了
。
貝
多
芬
是
譯

名
，
譯
得
蠻
有
意
思
的
。
因
為
貝
多
，
是
梵

語
中
的
樹
葉
，
也
用
來
借
指
佛
經
。
貝
多
芬

的
︽
田
園
交
響
樂
︾，
就
讓
人
想
起
樹
林
的

美
好
，
有
佛
禪
的
境
界
。
而
貝
多
葉
，
則
是

多
羅
葉
樹
的
樹
葉
，
以
前
是
用
來
抄
寫
佛
教

經
書
的
樹
葉
。
清
代
的
陳
文
述
有
詩
說
：

﹁
當
作
金
經
資
日
誦
，
貝
多
葉
寫
佛
香
薰
。
﹂

看
到
詩
句
時
，
我
就
想
起
貝
多
芬
的
音
樂
。

以
前
的
有
錢
人
，
常
常
用
貝
來
作
裝
飾
，

把
貝
套
在
馬
的
腦
袋
、
鼻
樑
和
下
巴
，
用
來

拉
車
特
別
拉
風
。
就
像
現
代
人
開
名
車
一

樣
，
一
看
就
知
道
身
價
非
凡
。
這
種
裝
飾
，

叫
做
馬
絡
頭
，
也
稱
為
貝
勒
，
亦
即
是
清
代

的
皇
室
貴
族
的
稱
謂
，
但
那
卻
是
從
滿
語
的

譯
音
。

貝
在
古
時
候
是
錢
幣
，
所
以
貝
囊
指
的
是

錢
袋
。
現
代
香
港
人
最
流
行
的
，
除
了
帶
錢

袋
出
街
之
外
，
年
輕
人
常
常
更
帶
上
一
個
同

音
的
背
囊
，
不
過
這
個
背
囊
常
常
不
小
心
就

會
碰
到
別
人
而
不
自
知
，
特
別
是
在
公
共
汽

車
的
擠
迫
環
境
裡
，
還
好
這
個
背
囊
不
是
那

個
貝
囊
，
不
然
碰
呀
碰
的
，
錢
就
容
易
不
見

了
。貝

，
也
是
吉
貝
的
簡
稱
。
吉
貝
是
甚
麼
？

就
是
木
棉
。
明
代
的
蘇
伯
衡
有
詩
說
：
﹁
樂

作
聆
銅
鼓
，
衣
更
閱
貝
裘
。
﹂
貝
裘
者
，
木

棉
製
的
衣
服
是
也
。

貝
興　國

隨想
國　

信
仰
，
如
果
只
是
一
種
自
由
的
選

擇
，
是
可
以
化
作
生
命
的
動
力
，
更
可

以
成
為
人
生
低
潮
時
的
精
神
支
柱
，
包

括
坦
然
面
對
死
亡
。

由
於
淡
出
熒
幕
多
年
，
病
危
消
息
也

斷
斷
續
續
消
化
，
前
電
視
演
員
羅
慧
娟
病
逝

的
新
聞
不
算
轟
動
。
然
而
，
由
於
她
生
前
有

信
仰
，
更
有
不
少
知
名
教
友
，
還
是
引
起
不

少
議
論
，
畢
竟
只
有
四
十
五
歲
。

說
情
路
坎
坷
，
在
今
日
香
港
女
性
中
，
哪

一
個
不
是
兜
兜
轉
轉
多
年
，
幾
經
尋
覓
。
但

羅
慧
娟
的
不
幸
是
，
本
來
活
活
潑
潑
的
女

孩
，
卻
因
潛
水
意
外
導
致
耳
朵
失
聰
，
以
致

三
十
三
歲
的
她
被
迫
生
活
在
寂
靜
中
，
並
因

此
患
了
抑
鬱
症
。

她
生
命
中
最
感
安
慰
的
，
是
男
朋
友
對
她

不
離
不
棄
，
有
過
四
年
的
幸
福
少
奶
奶
生

活
，
死
在
愛
人
的
懷
抱
中
，
並
有
一
班
教
會
好
友
的
祝

福
，
在
走
向
黃
泉
的
路
上
不
至
於
孤
孤
單
單
。
所
以
，

她
在
逝
世
前
夕
拍
下
錄
影
，
表
達
對
親
友
的
感
激
，
當

中
提
到
宗
教
信
仰
對
她
的
啟
發
，
接
受
生
命
的
缺
憾
，

從
容
告
別
人
生
。

這
令
我
憶
起
故
友
趙
來
發
。
他
是
一
位
英
年
早
逝
的

傳
媒
人
，
活
躍
於
本
地
文
化
界
，
興
趣
廣
泛
，
重
情
重

義
。
年
輕
時
有
一
位
志
同
道
合
女
朋
友
，
兩
人
是
新
紀

元
運
動
的
積
極
推
動
者
，
崇
尚
靈
性
，
更
坐
言
起
行
到

印
度
拜
師
參
與
靈
修
，
相
信
﹁
信
念
創
造
實
相
︵Y

ou
create

your
ow
n
reality

︶。
得
知
患
上
晚
期
膀
胱
癌
後
，

他
如
常
工
作
，
訪
親
會
友
；
療
病
期
間
更
專
門
開
了
博

客
，
作
為
跟
朋
友
交
流
的
媒
介
，
還
把
尋
師
過
程
寫
成

厚
厚
的
書
︽
讓
沉
默
說
法
︾。
所
以
，
他
零
九
年
初
病
逝

時
，
僅
追
思
會
就
有
三
場
。

我
算
是
幾
年
伴
㠥
他
走
向
死
亡
的
好
友
之
一
，
對
平

時
外
表
纖
弱
的
他
表
現
出
頑
強
的
生
命
力
和
達
觀
的
態

度
，
印
象
深
刻
，
並
受
啟
發
。
他
相
信
自
然
療
法
，
積

極
尋
覓
療
方
，
卻
同
時
作
好
告
別
的
準
備
。

他
沒
讓
自
己
的
病
變
成
他
人
的
負
擔
，
倒
化
為
生
命

分
享
的
過
程
，
所
以
，
病
床
邊
永
遠
圍
㠥
朋
友
，
身
體

雖
然
疲
痛
不
堪
，
卻
總
談
笑
風
生
。
這
種
舉
重
若
輕
的

態
度
，
雖
然
並
不
減
輕
親
朋
對
失
去
他
的
悲
痛
，
卻
悲

而
不
憾
。

因
為
信
仰
的
力
量
令
人
相
信
：
他
只
是
去
了
另
一
個

地
方
生
活
。

信仰的力量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今年是詩聖杜甫誕辰1300周年。端午前夕，筆
者與文友驅車赴鞏義探訪了剛剛開放的「杜甫故
里文化園區」，一路走來，感慨頗深。
鞏義是詩聖的出生地。杜甫故里位於鞏義市西

北5公里的站街鎮南瑤灣村邙山嶺下，整個園區佔
地面積300畝，建築面積2萬餘平方米，主體建築
為仿唐風格的木質結構，暗紅色基調配以灰色頂
瓦，色調明快、古色古香。景區綠化率達68%，
有各種花木3000餘株，處處綠樹成蔭松柏掩映，
儼然一個韻味十足的古典大公園，為這個文化觀
光遊覽景區營造出一種深厚的文化氣息，也承擔
起發揚詩聖精神、傳播傳統文化的使命。
一千三百年前的712年，杜甫就誕生在鞏義筆架

山下一座窯洞裡。杜甫祖籍湖北襄陽，其曾祖父
在鞏縣任縣令時，將家由湖北遷居於此，從此鞏
縣與杜甫結下不解之緣。杜甫在鞏縣只度過少年
時代，但他五十八年的人生始終不忘故鄉，留下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秋風楚竹冷，夜
雪鞏梅春」等懷鄉名句。
園區大門坐北向南，一條「詩聖大道」向北延

伸，大道正前方赫然屹立一座高達10米的青銅杜
甫立像，居高臨下凝視前方，再現青年杜甫的形
象。只見他手握詩卷，雙眸遠眺，炯炯有神，凸
顯了詩人早年「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胸
襟和抱負。站像後方有詩聖橋，橋下是泗河，泗
河古代乃洛河一條支流，匯入伊洛河，最終流進
黃河。相傳杜甫小時經常在此玩耍。詩聖橋北兩
公里便是著名的河洛交匯處，為河洛文化發祥
地，史上著名的河圖洛書、太極八卦均出於此。
這一獨特的自然環境和文化底蘊無疑與孕育一代
詩聖有㠥微妙關聯。
下橋，前邊是一個大院落，雄偉的杜公祠赫然

入目。正堂面闊五楹，單簷歇山。後面的土山即
是邙嶺。出杜公祠東門，又是一個大院，從這裡

進入故鄉風貌保護恢復區。院正中為一座重簷攢
尖頂樓閣，名曰「淳風閣」，出自杜甫「致君堯舜
上，再使風俗淳」之句，寓意杜甫一生輔佐明
君、體恤民生的崇高政治理想。由「淳風閣」北
拐，就到了整個景區的核心區域——杜甫故居。
記得1985年我曾光顧此地探訪，還寫下一首憑

弔的詩，這回是第三次了。1995年秋，我陪著名
詩人賀敬之等重遊三門峽時，也曾來過此瞻仰。
杜甫故居是一個不大的長方形院落，坐東向西，
長20米、寬10米。大門為欞星門，俗稱烏頭門。
門邊有兩通碑，一古一今。左碑立於清乾隆三十
一年（1766），上刻「唐工部杜甫故里」，由鞏縣
知縣李天握題寫；右碑為今人所立，上刻「杜甫
故里紀念館」，係郭沫若先生手跡。故居1962年修
葺恢復原貌，又稱杜甫故里紀念館。院內保存有
坐西向東三間瓦房，硬山式灰瓦頂，估計是清代
所建，室內陳列杜甫詩集珍本、杜甫生平連環畫
和張大千、齊白石、蔣兆和繪畫及一尊華僑雕塑
家曾竹韶製作的杜甫銅像。
忽見院內新增瓦房數間，不由略有不快，覺得

它破壞了故里固有的格局與寧靜。院子北側筆架
山下有一孔窯洞，這是我所熟悉的，感到很親
切。洞口為磚砌牆壁，洞高3米、寬2米、深20
米。看似簡陋之極、破舊不堪，這裡卻是一代詩
聖真正的誕生處。洞門雕有「杜甫誕生窯」五個
草字，也是郭沫若墨寶。我在杜甫誕生窯前久久
徘徊流連忘返，這裡才是整個宏大杜甫故里園區
最值得瞻仰的珍貴遺蹟，其他新建的宏偉殿堂和
豪華庭院，都缺乏歷史滄桑感，只能算「人造古
跡」罷了。故居院內種有許多棗樹和梨樹，都是
詩人生前喜愛的果子，杜甫晚年居住成都時曾在
《百憂集行》中寫道：「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
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緊靠故居的邙山嶺，有自然形成的三個小山

峰，因酷似古人擱毛筆
的筆架，得名「筆架
山」。據說筆架山後有
一方土坑，往日多水，
相傳為杜甫少時寫詩研
墨所用的硯台池。附近
百姓一直傳誦，說杜甫
就是以邙山為筆架，以
大地為硯台，寫下千古
傳誦的不朽詩篇。筆架
山並不高，約有20來
米，當年應是少年杜甫
早晚攀登玩耍之處，日
後他成為偉大的現實主
義詩人，自然也與筆架
山不無淵源。正應了那
句「山不在高有仙則靈」
的名言，而這「仙」，
正是杜甫心中飛濺的豪情與詩魂罷！
園區還有一個大型功能區——杜甫文化體驗遊

覽區，其中詩聖堂展區以生動形象展示了杜詩的
成就、風格及其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卓越地位，令
人觸摸到詩聖那顆憂國憂民、敢愛敢恨的心靈。
當有聲影像吟誦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致君堯舜上，再
使風俗淳」和「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
茅⋯⋯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等詩篇，遊人不由自主地紛紛
駐足聆聽，扼腕動容了。
杜甫一生寫詩3000餘首，流傳至今尚有1400多

首，不愧為詩壇巨匠。杜詩深刻反映了唐代的社
會矛盾，充滿㠥憂國憂民的深厚感情，歷來被譽
為「史詩」，富於極強的政治性、現實性、人民性
和藝術性。韓愈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
長」；元稹曰「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杜甫
不啻千百年來深受國人推崇，也受到世界各國人
民的熱愛，在1962年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和平
理事大會上杜甫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杜甫景區還建有瞻雪閣、壯遊園、詩聖碑林、

三友堂、懷鄉苑、萬匯園、吟誦廳等等，一尊尊
造像和一個個場景，再現了當年詩聖浪跡天下的
艱難旅程，令人追索那顆漂泊四方的偉大詩魂。
我走近由書法大家啟功先生題名的120米長的「詩
聖碑林」，見廊內立有石碑百餘通，皆為國內外著
名書畫家以真、草、隸、篆題寫的杜詩和「三
吏」、「三別」等詩意畫，幅幅雄深蒼渾、奪人眼
球，不少人在此駐足瀏覽指指點點，身旁一名稚
童在媽媽指點下咿呀朗讀「好雨知時節，當春乃
發生⋯⋯」，清澈的眸子流露出無邪童真，令人心
生感動。
據介紹，杜甫故里園區按國家4A級標準精心打

造，作為中原首家展示杜甫文化的綜合性大型文
化觀光旅遊園區，它集觀光遊覽、朝拜紀念、文
化體驗、詩歌研討、修學教育、休閒娛樂等功能
於一身，凝聚了眾多專家和有識之士的智慧與血
汗。園區今年4月18日開館以來，已接待海內外遊
客10萬人次。
走出園區，筆者不由再次默誦「會當凌絕頂，

一覽眾山小」的詩句。今日之中華，不也需杜甫
這種豪邁氣概麼?!

杜甫故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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